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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3 月，东方白鹳在
俄罗斯东南部和我国东北地
区繁殖，9、10 月份离开繁殖
地，成群分批往南迁徙。

莫训强，护鸟志愿者、
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
学院博士生。他说，据很多
护鸟志愿者和专家的观测，
迁徙时，它们常在开阔的草
原湖泊和芦苇沼泽地带活
动，“近几年，它们每年都在
北大港湿地停留半个月左
右，这次我们观测到约 500
只东方白鹳。”莫训强说。

可莫训强们没想到，在
这栖息的半个月，有 20只东
方白鹳却没能再展翅迁徙。

【毒鸟者】
职业杀手随鸟

迁徙一路投毒

天津北大港水库西侧
的芦苇田里，靠养鱼、养蟹
为生的渔民石学友，经常见
水库旁的路边有很多玉米
粒，最近一次看见有人抛撒
玉米粒，是在半个月前。

“11 月初，我看见泥土
路上被撒了很多玉米粒，我
就知道是毒鸟的，沿着玉
米粒一路走，果然捡到 2 只
药死的山鸡。”石学友说，
他把这 2 只“免费”山鸡炖
了吃了。

最开始，石学友不知道这
些人抛撒的玉米粒毒性有多
大，“我找一个毒鸟的人，要了
点他的药，拿来几条鱼一泡，
我的小猫凑上来吃，猫吃完
鱼，没走出五步就死了。”

林龙（化名）是天津大
港人，他和几个朋友，靠擒
鸟为生几十年。

“以前拿猎枪打，后来
天津猎枪管得严，现在改用
农药毒（杀），结果发现农药

比枪管用多了。”林龙说。
“药着了吗？”这成为大

港地区的毒鸟者们近年来
的见面语。

他们把鸟爱吃的食物
同农药浸泡，再投撒于鸟类
的栖息地，鸟类进食死亡
后，投毒者捡走鸟尸，贩卖。

“药不同的鸟，得用不
同的诱饵。”林龙说，像野
鸡这样喜欢在林中出没的
鸟类，多用农药浸泡玉米
粒 6 到 7 小时，抛撒在林中
小路边。

水鸟分为食素和食荤两
种。“如果想药天鹅、大雁、野
鸭，可以用玉米粒或谷粒当
毒饵；尖嘴的水鸟，比如鹳
类、鸥类，我们就用泡过药的
小鱼虾，或者干脆撒毒沙。”
林龙说。

在林龙的印象中，光是
在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
经常出没的投毒者就超过
50人。

林龙介绍，毒鸟者有一半
是天津本地人，但他们的猎
杀，仅局限在居住地附近。

“ 还 有 更 专 业 的 猎 鸟
者。”林龙说，他们大多是外
地人，沿着候鸟迁徙的路线
一路投毒，什么季节，鸟在
哪儿落脚，是什么种群，他
们了如指掌。

【致命毒药】
鱼还在鸟嘴 毒

性就发作

11月 12日下午，北大港
湿地自然保护区中的“万亩
鱼塘”水域，水深多不超过 1
米，上有泥地、芦苇地。

“这就是被称为‘地球
之肾’的湿地，很多珍稀飞
禽的迁徙离不开湿地，因
此也被称为鸟类的乐园。”

护鸟志愿者、南开大学环
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莫
训强说。

在湿地的浅水水域，可
见多个人工痕迹明显的水
坑，这些水坑直径约 1米，四
周用土堆起，与周边水域隔
绝，用芦苇秆掩盖在四周。

12 日，莫训强在这种坑
中捞起一个带有“克百威”
字样的农药袋。

此前几天，护鸟志愿者
陆续打捞起 20 具东方白鹳
尸体，天津警方取走部分内
脏做化验。对于水坑中的
水样，警方也取样送检。

11月 16日，天津警方初
步检验结果显示，东方白鹳
死于农药中毒。

“克百威是这两年药鸟
圈兴起的新农药，毒性很
高，水鸟吃了中毒的小鱼，
往往鱼还在嘴里，毒性就发
作了。我们傍晚撒毒饵，第
二天就扛麻袋去捡鸟。”林
龙说。

“克百威又称呋喃丹，
是一种氨基甲酸酯类的高
毒农药，尤其对鱼、鸟毒性较
大。”北京农学院研究昆虫毒
理与害虫综合防治的副教授
王进忠说。

“克百威是一种广谱杀
虫剂，对很多种害虫都有杀
灭效果。它能被植物根部
吸收，输送到地上植物各器
官而杀死害虫，在土壤中的
半衰期为 30 到 60 天，残留
时间非常长。”王进忠说。
国家已明令禁止给蔬菜、果
树、茶叶喷洒这种农药，此
药对人的毒性也较强。数
十年前，曾有农民喷洒此农
药，皮肤大量接触，农药由
皮肤渗入体内，施药农民不
治身亡。

它修长的尖嘴里流
出黏液，行动迟缓。

中毒之后，它的肌
肉不受控制地急促痉
挛，呼吸艰难。这痛苦
的过程，一直要持续到
它死去。

可 它 仍 想 飞 翔 。
护鸟志愿者莫训强看
到，它扑扇着展开近两
米的黑白羽翼，挣扎
着，却几次栽倒在冬日
的湿地里。

它是东方白鹳。
2012 年 11 月，在

天津北大港湿地自然
保护区，迁徙中栖息于
此的东方白鹳遭遇投
毒。数天来，志愿者们
跋涉湿地，救出13只，
但更多的东方白鹳痛
苦死去。如果不是志
愿者们打捞起20具东
方白鹳的尸体，它们最
终将以每只200多元的
价格售给餐馆，成为盘
中餐。

新京报记者调查
得知，保护区周边，投
毒者、餐馆老板、食客、
售卖农药的销售商，成
为害死东方白鹳等珍
禽直接或间接的凶手。

北大港湿地自然
保护区面积超过60万
亩，当地林业部门的巡
护力度却捉襟见肘。
大港城乡一体化办公
室林业科科长张文续
说：“科里就4个人，绕
保护区巡护一圈，就得
一整天。”

【卖药者】
卖药销售信息

夹带毒鸟方法

在湿地中，志愿者们随
后又发现数十个克百威的农
药袋和药瓶。

“这种药都是有渠道从
外地运来的，十几块钱一包

（或一瓶）。”毒鸟者林龙说。
王进忠副教授介绍，高

毒农药克百威，对部分农作
物来说是严格禁用的。“北
京、天津等大城市的市面上
很难买到。”

记者发现，很多网站都在
出售农药克百威（又称呋喃
丹）。搜索“呋喃丹”，可见数
十条克百威农药的出售信息，
售价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

记者随机进入 3 家卖药
商家的页面，销售信息中都
夹带了毒杀鸟类的用药方
法。仅有 1 个商家注明“禁
止用来毒杀野生动物”，但该
店所用的宣传图，却是一张
满是各种珍禽头像的图片。

广州市越秀区的经营商
朱先生说，本月，他已卖出
30 多袋半斤装的农药，“这
些人绝大部分都是买去毒
用，前天，有个人一次买走了
十多袋。”

对于毒性，朱先生表示
“绝对放心”。“混好药后，鸟只
要吃了一粒粮食，30秒内就不
能动了，2分钟之后保证死。”

“如果想药水鸟，你可以
买另一种液体的克百威，直
接把药喷在水面上，或者拌
上沙子洒在水里，鸟吃了被
毒死的鱼，就能被药死了。”
朱先生说。

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

程学院博士生莫训强分析，
照此估算，半斤药能够拌 10
斤大米，10 斤大米有 20 多万
粒米粒，假设一只鸟吃了5粒
毒米就能致死，照此合理推
算，这半斤药拌出的20多万粒
米，就能毒死4万多只鸟。

“毒死 4 万多只鸟什么
概念？意味着经过天津的将
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鸟
都得死掉。”护鸟志愿者、南
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博士莫训强说。

【野味餐馆】
“东方白鹳进餐

馆一只200多元”

15 日，蓝天救援队带船
从北京驰援，对北大港“万亩
鱼塘”水域全面搜寻，新发现
60 具鸟类尸体，其中包括一
只东方白鹳和一只大天鹅。

“毒死的鸟，我们自己肯
定不吃，都是卖到当地餐馆
里。”林龙说。

被毒死的东方白鹳，被
投毒者卖到餐馆的价格，并
不与它们的稀有程度成正
比。它们与苍鹭（天津市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等尖嘴长
腿鸟类似，值200多元。

毒鸟者林龙说，野生鸟
类在当地大多按只论价，从
几元钱到上千元不等。国人
常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所以天鹅（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肉卖价最高，每只能卖
1000多元；其次是大雁（天津
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肉，能
卖 400 元上下；野鸭（天津市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一类通
常几十元钱；那些跟麻雀差
不多大的鸟，几块钱一只。

在林龙看来，这生意的
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一瓶药
才十几块钱，够泡好几盆鱼

的；那种拌粮食的药，半斤也
才 70 元钱，能泡 10 斤粮食，
运气好的话，药到一只白天
鹅，就赚大了。”

在德国，很多人尊称白鹳
为“白衣骑士”。但在捕鸟者和
餐馆老板口中，东方白鹳与苍
鹭一同被称呼为“长脖老等”。
因为这种鸟有着长脖子，捕鱼
时站立不动，等在水中。

15日、16日，根据大港当地
多名市民提供的线索，记者走访
多家以前出售野味的餐厅。

千米桥南侧，一家餐厅的
招牌上标着：出售野鸭、野兔
等野味，但该餐厅大门紧锁。

在甜水井村，当地村民
称，村周边此前至少有3家餐
馆出售野味。“东方白鹳被毒
死”的事件很轰动，最近当地对
野味的出售贩卖查得非常严，
很多餐馆现在都不敢卖了。

在北大港水库的西侧水
闸边，可见3家规模数百平米
的酒店。当地村民说，此前这
些酒店的野味生意非常好。

进入一家招牌上画着野
鸭的饭店里，服务员主动说，

“店内没有野味。”
更奇怪的是，这家约500

平方米的餐厅里，服务员却
说，餐厅没有菜单。“有蔬菜，
可以选几个蔬菜炒着吃，此
外只能做一些鱼。”

【食客】
秋冬季节食鸟

客最多

“没有熟人介绍，风声又
这么紧，你不可能吃到野味，
他们（野味餐馆）都不敢卖
了。”张华说。

张华在天津大港区做了
3 年生意，是一位喜好吃野
味的食客，多次吃过“长脖老
等”。那时他不知道，这“长

脖老等”就可能是在地球上
濒临灭绝的东方白鹳。

“端上桌时，也分辨不出
来是什么鸟，是店里早就酱
好了的，完整的一只，尖尖的
嘴，长长的腿，放在洗脚盆大
小的盘子里。”张华张开双臂
比划着。

张华记得一个细节，一
次，他和朋友吃完了“长脖老
等”的肉，拎起盘中鸟骨，让
骨头在盘子中“站起”。“光骨
架就一米多高。”

张华说，这些餐厅多分
布在水库边的村子里，秋冬
季节候鸟最多，吃野味的食
客也最多。“因为比较贵，来
的都是想尝鲜的老板，我也
有北京的朋友专门过来吃。”

今年 7 月，张华去了趟
德国，他看到当地人的房顶
上就是白鹳们搭的巢，农田
里，鸟类追逐着大型收割机嬉
戏，“看到这些，想到之前我吃
过的鸟，心里不是滋味。”

回国后，张华下定决心，
再也不吃野味了。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
（IFAW）北京猛禽救助中心的
猛禽康复师张率表示，人一旦
食用被克百威毒死的鸟类，会
产生类似酒精中毒的症状，但
由于很多人吃鸟肉时还喝酒，
所以难以察觉。“如果大量食
用，人也会受到威胁，即使吃
得不多，也会加重肝脏的负
担，造成永久性肝损伤。”

【监管者】
监管缺人、缺

钱、缺物

11 日，发现东方白鹳死
亡的志愿者们报警后，一名
民警到场后显得很惊讶，“这
些年，我头一次知道这片荒
地里还有东方白鹳。”

这片湿地的监管者，也
有自己的难处。

张文续，大港城乡一体化
办公室林业科科长。他说，科
里只有4个人，要巡护60多万
亩水域。“开车巡护绕一圈就
要一整天，巡护车还是一辆
轿车，在泥路上很难开。”

救援初期，志愿者们找到
张文续，希望能有一辆能在湿
地上开的滩涂机。“那是我第
一次听说滩涂机这个东西。
而且我们也没有船，没有夜视
望远镜。缺人、缺钱、缺物”。

当地有人承包了这“万
亩鱼塘”，渔民周女士说，她
受雇在“万亩鱼塘”养了 3 年
鱼，“老板专门雇了人巡视鱼
塘，看见陌生人投掷，也会制
止他们进入鱼塘。”

但鱼塘老板雇用的巡视
员吴先生说，“鱼塘太大，我
们不可能 24 小时巡视，夜里
走路不方便。下雨时就更没
法巡逻了。”

张文续感叹，如果这片
湿地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那么无论是重视程度，还是
经费投入，都能被更好地保
护起来。同时，他还希望能
在这里设一个保护站，“不知
能不能呼吁民间募捐一下，
盖好保护站，我们可以雇人
在候鸟来时定点值守。至于
经费如何花，花到哪，我们完
全可以接受志愿者的监督。”

这些想法与护鸟志愿者
们不谋而合。志愿者刘慧莉
说，他们正在起草一封公开
信，希望呼吁把天津北大港
湿地自然保护区，由市级升
级为国家级湿地保护区。

15 日晚，志愿者与大港
管委会开的一个内部协调会
上，有关负责人表示，将联合
工商、卫生等部门，严禁周边
餐馆收购、食用野生鸟类，开
展护鸟行动。

从 16 日开始，大港林业
行政执法部门在多个路口竖
立了护鸟警示牌，并张贴了
宣传标语。志愿者刘慧莉表
示，经过沟通，“当地农林局
正在考虑制定野生动物救援
应急预案，并计划在明年建
立瞭望塔，全面监控湿地人
员活动，坚决禁止盗猎。”

【救援者】
获救东方白鹳

戴上环志标记

同时，护鸟志愿者们撰写
的一份《亟待解决北大港湿
地保护问题调查》也呼吁：“尽
快建设几个永久瞭望塔，监查
万亩鱼塘，也为志愿者提供永
久的观测平台。

17 日下午，在天津市野
生动物救护驯养繁殖中心，
工作人员刘洋很开心，被打
捞上来的 13 只奄奄一息的
东方白鹳，都能自主进食了。

判断东方白鹳是否完全
康复，除了进食量，还可以看
它的脖子是否直立，羽毛是
否有光泽，粪便是否成型。

康复中的东方白鹳显然
有了精神，个个竖直了脖颈，
有的还会张开双翅，阳光下，
黑白色的羽毛再现光泽。

“如果不出意外，这13只
东方白鹳能组成一个迁徙的
小队，即使脱离大部队，它们
也能并肩飞往南方。”刘洋说。

志愿者刘慧莉说，放飞
的 13 只东方白鹳，全部会戴
上环志标记。从中选出最强
壮的两只，将戴上卫星信号
发射器，做跟踪观察。

志愿者们正想着为两只
被选中的东方白鹳起名。

不如就叫“滨滨”和“海
海”吧，它们死里逃生的地
方。公益人士邓飞说。

（上接A26版）

东方白鹳的死亡之旅
新京报记者调查农药销售、投药者毒鸟、餐馆收鸟链条

东方白鹳，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隶属鸟纲鹳形
目鹳科，体长约1.2米，翼展近2.2米，除飞羽黑色外，余
部体羽白色，喙黑色，眼部裸区和脚为红色，被国际自
然保护联盟定为濒危种，同时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
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及《中日候鸟保护协定》。目
前全球数量已不足2500只。

在德国，它的近亲白鹳被奉为国鸟，保护甚佳。德
国人在屋顶筑巢迎接它们，尊称它们为“白衣骑士”，德
国人相信，白鹳能为他们带来幸福。

东方白鹳

■ 简介

A26-A27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易方兴

A26-A27版摄影
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11月13日，天津市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志愿者从湿地里清理出来被毒杀的东方白鹳。

11月14日，天津市北大港区域，一家饭馆大门紧锁，
招牌上写着有野味出售。

11月15日，蓝天救援队队员和护鸟志愿者在湿地里
搜索，打捞起多种鸟类尸体，共几十只。

（下转A27版）

11月13日，志愿者从湿地中的人造水坑中，打捞出一
个印着“克百威”字样的农药袋。

11月14日，两名警察深入湿地，在志愿者发现的人造
水坑中取样。


